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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甲午战争中
日舰四次炮击登州城日舰四次炮击登州城
黄爱杰 撰文/供图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一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
间，日本军舰多次炮击登州，现存中、
英文史料对炮击登州的记载说法有不
一致之处。当时登州府城是美国南方
浸信会和北方长老会的宣教重镇，城
内驻有众多美国传教士及家眷，他们
的书信和日记保存了登州府城的大量
历史资料。

笔者查阅1895年的英文报纸，发
现了当年传教士对炮击事件的原始记
录，在此与大家分享。

二

1895年 1月 18、19日（腊月二十
三、二十四），日舰突然炮击登州城。
当时住在登州城内的狄考文牧师在
《字林西报》的报道中，对此做了如下
记录：

“1月18日下午大约四点，隆隆的炮
声惊动了登州这座宁静的城市。炮声来
自三艘日本军舰(笔者注：日本第一游击
队的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它
们正穿过城市对面的庙岛海峡，向东行
驶。登州的清军驻扎在水城，水城西面
老北山上有一座小型炮台，配备有一门
大型现代火炮。登州府城内没有士兵
驻扎。

我看到三艘日本大型军舰相继从
庙岛海峡中间经过。前两艘日本军舰在
经过时，不断炮击登州城，最后一艘日舰
只发射了一两枚炮弹。老北山上的炮台
还击了几发炮弹，水城靠海一面城墙上
的火炮也进行了还击，但炮弹射程太近，
离日舰很远就落入水中。

我可以看到日舰炮弹的每一道闪
光，并听到炮弹从我的头顶上呼啸而过
或击中附近的城墙。登州文会馆、赫士
先生和我的房子正对着水城。我看到一
发炮弹落在距离赫士先生家约90米的一
个花园里，还看到一发炮弹击中城墙，爆
炸声震耳欲聋。一发炮弹穿过城墙，摧
毁了我们东边的一座中国房屋。大约有
二十五发炮弹落入登州城内。一发炮弹
击中了慕拉第小姐的院墙，幸好慕小姐
当时不在家中。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向毫无防备的登
州城开火，这是违反战争法的。我们已
经通知了美国驻烟台领事馆，并希望他
们明天能派人来探访我们。”

三

狄考文牧师在报道中记录的“登
州城第二次遭到炮击”：

“1月19日午后不久，日本军舰在海
上兜圈子，始终保持在老北山炮台的射
程外，航行中炮击登州，直至下午四点左
右驶向烟台。

日本军舰一露面，赫士先生就去了

水城，在那里的一位军官的帮助下，设
法弄到了一只舢板。他手举一面白旗
和一面美国国旗，试图登上日本军舰，
阻止日本军舰炮击登州城。有段时间，
他在老北山炮台的射程之内，炮弹落在
他的身前身后。最终，他越过了老北山
炮台的射程范围，靠近了其中一艘日本
军舰，但日本军舰没有理睬他的信号和
呼喊。

我站在房顶上，挥舞一面美国国旗，
我完全暴露在日本军舰的视野中。日本
人的炮火似乎大都瞄准了北城门上的城
楼，由于我们的房子位于大致相同的射
程内，我们遭到了比城市其他地方更多
的炮击。有些炮弹落在我们的住所附
近，其中一发炮弹离我太近，我不由自主
地躲到一边。最后一轮炮击的中间，我
从屋顶上下来，以免脚下的房子被炮弹
击中，那么我可能会摔到地上而丢掉性
命。我刚从房顶上下来，一发大炮弹就
落在房子东面约30米的地方，爆炸将泥
土和石块抛向房子上方。总共有八发炮
弹落在我们房子附近，还有六七发在几
百米内。

老北山上的炮台不时还击。赫士先
生报告说，其中一发炮弹落在距离最前
面的日本军舰只有15-20米的地方。人
们成群结队地逃到我们的住处，以为我
们能保护他们。第一天的炮击引发了城
中居民恐慌逃难，任何交通工具都被高
价收购。第二天的炮击加剧了恐慌，男
人、女人和儿童四处奔逃，男人们背着衣
服包袱，女人们领着孩子，小脚一瘸一拐
地跟在后面。整晚上，全城都在为逃难
做准备，星期天（1月20日）早晨，大量人
群开始徒步逃离，而其他人则乘坐各种
交通工具离开。九点左右，一场强烈的
暴风雪袭来，一直持续到下午晚些时
候。恐怕有许多人会在雪中丧生。”

第一天炮击结束后，狄考文所写
的慕拉第从平度返回到登州的家中，
她遇到了数百名逃离城市的难民。慕
拉第最初想返回黄县，但发现交通费
用暴涨了10倍，遂决定留在登州。交
通费用的飞涨，也佐证了炮击造成登
州居民逃难的惨状。

狄考文牧师的上述报道邮件需经
由烟台寄往上海发表。邮件在烟台滞
留期间，在烟台避难的文约翰添加了
传教士及家属留守登州的情况：

“1月20日，星期天，下午四点左右，
美国海军的‘约克城’号军舰抵达登州港
口。由于时间已晚，加之海面风浪太大，
军官们无法登岸。第二天刚过九点，两
名军官登岸。到下午两点，传教士社区
内的大多数女士和所有儿童都已登上军
舰，驶往烟台。在这个充满战争和苦难
的悲伤时刻，我们之中部分人员被迫离
开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尽管令人遗憾，但
这被认为是最明智的做法。……留守人
员名单如下：狄考文博士和夫人，慕维甫
大夫和夫人，梅理士博士，赫士牧师，薛

姑娘和慕拉第小姐。我们看不出日本人
有任何理由进攻登州城，因为登州城是
一座贫穷的城市，港口条件也差，对日本
人肯定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四

传教士们让妇女儿童离开险地，
男性、单身女性以及医生夫妇则冒险
留在了登州。对于这篇公开谴责日本
的报道，日本人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二
天登报反驳，内容如下：

炮击登州府事件
东京，2月1日，晚上8时7分。
日军肆意炮击登州府的报道毫无根

据。登州城设有防御工事，那里驻有330
名步兵、500名骑兵和500名炮兵，并装备
了二十门火炮。日军火力仅集中在攻击
这些炮台上。这可能给居民带来不便，
但由于登州城在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位
置，有必要确保日本军队在其他地方登
陆时不受攻击。

对日本人的回应，狄考文牧师根
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公开回应驳斥
了日本人报纸的宣传，详见下文：

“2月 1日东京关于日舰炮击登州
的电报并不准确。无论是登州城本
身还是水城，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防
御设施。尽管登州有城墙，但城墙上
只有一些两百年前由耶稣会士铸造
的火炮和燧发枪，这些枪炮都很小，
且是些生锈的老古董。只有一门无
法发射炮弹的古老铜炮，用于施放礼
炮。日舰炮击登州，这些老古董根本
没被使用，甚至连炮衣都未揭开，两
座 城 池 没 从 城 墙 上 发 射 过 一 发 炮
弹。当时我以为水城发射了几发炮
弹，后来我确信那实际上是来自日本
军舰炮弹的爆炸。日本炮击火力主
要集中在两座城池，只朝炮台发射了
少数几发炮弹。”

《京津时报》中，一名登州府逃难
者描述了两次炮击给蓬莱县衙和登州
府衙造成的破坏。“一发炮弹落入县令
衙门的厨房，厨师们非常惊讶。不久，
另一发炮弹击中知府衙门，造成部分
人员死亡。居民们试图逃跑，城里一
片混乱。”

五

两次炮击登州后，日本陆军于1月
20日在荣成湾的龙须岛登陆，1月25
日集结完毕。第二天（正月初一），日
本陆军向西准备进攻威海卫。为了牵
制清军兵力，日舰在26日再次炮击登
州城，下面是狄考文的记载：

“1月26日，上午10点，日本军舰从
东面靠近登州城后停了下来，躲在老北
山上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射程之外，开始
炮击登州城。这次是两艘小型日本军
舰，而不是上周的那些大型军舰，它们只

携带了轻型火炮（笔者注：日本联合舰队
第三游击队的天龙、海门二舰）。炮击持
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大部分的炮火似
乎是瞄准了水城和山上的蓬莱阁，那里
有一门火炮及一营新兵。知府出尽了洋
相，日本军舰刚靠近登州城，他就骑上
马，从城里向西奔去，直到出了城门一英
里才停下来观察战局。这时一发炮弹呼
啸而来，他拔腿就跑，连马都顾不上骑，
狼狈不堪。当时我们教会的一位信徒亲
眼看见了这一幕。”

日舰炮击造成府、县衙门被炸且
有人员伤亡，知府仓皇出逃。蓬莱
阁的火炮和兵营招致日舰炮击，造
成蓬莱阁‘海不扬波’刻石上的‘不’
字受损，室内墙壁上招子庸的《墨竹
图》被毁。

1895年2月14日，威海卫战役结
束，《威海降约》签订，北洋水师全军覆
没。至此，山东半岛理应再无战事。

六

1895 年 2 月 21 日，日本军舰再
次炮击登州，第四次炮击登州的记录
如下：

“下午2点左右，三艘日本军舰从西
北方向逼近登州。这三艘日本军舰经过
老北山的炮台但没有开火。其中两艘军
舰随后调头，再次经过炮台和城市。当
船驶向登州时，日舰向海岸上的沙堤发
射了两发炮弹，这没有引起任何回应。
然后它们驶向烟台方向。第三艘日舰继
续向西驶往栾家口的港口，并在那里发
射了四五发炮弹。天刚黑，这艘日舰返
回经过老北山的炮台时，向老北山的炮
台发射了四五发炮弹。老北山炮台还击
了一发炮弹，而这违反了提督夏辛酉的
命令，负责的军官第二天受到了四十军
棍的责罚。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过
去四周内回城的许多人再次匆忙逃离。”

这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七，距离威
海卫战役结束已经7天，但整个甲午战
争直至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
约》才结束，这次炮击为日舰第四次炮
击登州。

七

13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其教训和
启迪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日本
军舰四次炮击登州城，时间分别为
1895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
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四）、1月26
日（农历大年初一）以及2月21日（正
月二十七）。

当时在登州的传教士详细记载了
这四次炮击，谴责了日军的野蛮，并表
达了对当地人民的同情。这些记载成
为甲午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助于
我们全面了解这场战争。

狄考文牧师在登州城内的房子。


